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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亚的东干人经过一百余年的繁衍发展, 已经融入到当地社会生活之中, 东干人表现出巨大的民族内聚力

与强烈的社会适应性。他们的民族特征在当地社会环境的影响下, 在保留部分的同时, 许多方面发生变化。文章主

要通过对这一现象的探讨, 得出中亚东干人完全可以成为有别于中国回族的新民族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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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特征的形成是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 这一

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的因素, 其中社会环境是决定性

的因素。我国回族的形成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而中

亚东干人的出现则更加明显, 现今我们就能够感受

到其变化的特征。从回族几百年的形成历史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出作为回族的一支——东干人民族特征

的变化趋向。同样, 从东干人百余年的变化中也可以

了解回族在中国大地上“春风细雨”的形成历史。东

干人自进入中亚各国的一百多年来, 受到当地其他

民族的影响, 在语言、文化和生活习俗等各方面保留

着陕甘回族古风的同时, 已发生了不少的变化。

一、东干人语言、文字的变化

　　今天的东干人, 仍然使用当时的西北方言进行

交流,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甘肃话为基础的标准

语。东干语内部分为甘肃方言和陕西方言, 他们之间

相互认同。东干语是陕甘方言离开汉语大环境在异

域独立发展了百余年的结果, 保留着陕甘方言的基

本特征。比如: 它与陕甘方言一样, 以“子”、“儿”、

“头”作名词的词尾并且也重叠使用名词中的实意

词, 陕甘方言中名词词尾“子”和“儿”互换的习惯。例

如: 房子、驴娃子、帽帽子、勺勺子 (“勺”读“佛 fó”)、

刀刀子 (儿)、鸡娃子 (鸡儿) 等[1 ]73。以甘肃方言为基

础的东干语虽仍保留着汉语西北方言绝大多数的特

点, 但需要指出的是仅仅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 东干

语与以前及现在陕甘回族话就已具有了较大区别和

不同。因为东干语在发展变化中没有受到中国社会

发展变化的影响, 而是受到当时苏联社会变化以及

周围各民族语言和俄语的影响。在我国的西北方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产生了很大变化的时候, 东干语

却不受这些社会变化的影响独立地向前演进, 并保

留 了一百年前的许多说法, 如把政府叫做“衙

门”[1 ]74; 另外就是受俄语的影响, 东干语中夹带了许

多俄语, 如把“党”读为“巴尔基阿”,“革命”读为“列

窝柳雌阿”。这些俄语都是过境后的东干人碰到的新

名词, 因为没有现成的用, 所以就借用俄语或当地其

他民族的语言来表述。“据统计, 东干语中各种政治、

科技词汇中俄语的成分要占总词汇的 7%。”[1 ]75276除

俄语外, 它还受中亚其他民族语言的影响。同时, 东

干人对碰到的新事物进行自我起名, 如把“拍照片”

说成“吹影图”、“飞机”为“风船”、“轮船”为“水船”、

知识分子为“科学人”等[2 ], 这些自造词显然有汉语

的影子, 但又与汉语, 特别是现代汉语不同。再者, 随

着社会向前发展, 年轻的东干人的思维也难免受中

亚各国各民族的影响, 即使学了本族的语言, 但在组

织句子时其句式结构又是俄化的。这些语言方面的

变化, 是东干人适应环境的需要, 就像回族最终选择

了汉语一样, 东干人最终也会选择当地社会的主流

语言作为自己的民族语言而放弃汉语的, 这是历史

的必然。如“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州卡拉松乡的约三千

东干人, 因远离东干人聚居区, 同时又处在人口居多

数的乌孜别克族居民当中, 而以当地乌孜别克语为

母语了”[1 ]2。

“东干人不识汉字, 通常使用俄文书写。20 世纪

30 年代东干学者在‘小儿锦’的基础上创制了包括

35 个阿拉伯文字母的东干文字方案。1928 年, 苏联

巴库突厥学会议后, 华人穆斯林又根据拉丁字母创

制了新的东干文, 共有 31 个字母, 用这种东干文曾

编辑出版了学校教科书及文艺著作。至20 世纪50 年

代, 苏联各少数民族又开始了斯拉夫字母化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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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 一些俄罗斯文字专家及东干文化名人尤·杨

尚新、亚瑟儿·十娃子等, 在俄文字母的基础上创立

了一套新的东干文, 共有 38 个字母, 这套文字一直

使用到现在。”[3 ]70

二、东干人衣食住行的变化

　　东干人的穿着也发生了变化, 特别是东干妇女,

她们的服装已中亚化了。她们身穿中亚妇女的花布

长袍, 里面再穿长裤。传统服饰 (满族式)大多是在特

殊时节 (比方结婚的宴席上)穿戴。初到中亚时, 男子

还穿满族式服装,“后来, 东干人, 特别是男子仿效了

当地突厥人的衣著。在 20 世纪初, 东干人男子已穿

鞑靼人的坎肩, 穿哈萨克及吉尔吉斯人的皮袄, 穿乌

孜别克人的带套鞋的软底便鞋及皮帽子, 穿俄罗斯

人的靴子; 而富裕的市民还穿西装”[4 ]159。而现在男

子“一般穿西装、打领带”[3 ]68。

饮食不仅反映着一个民族的物质生活状况, 而

且也能反映出他们的文化底蕴。中亚有许多民族由

于受俄罗斯文化的影响, 多以西餐为主, 餐具多用

刀、叉、勺。东干人也吃西餐, 但他们更喜欢的是回族

饭菜, 以米面素食为主, 使用筷子。由于与各民族的

相互交往, 东干人也学习其他民族的饮食,“部分东

干人在七河地区定居后, 东干烹饪家渐渐开始使用

乳制品烧制民族菜肴, 现在中亚及哈萨克斯坦的东

干人广泛使用乳制品”[4 ]141。“乌孜别克人的‘抓饭’

成为居住在吉尔吉斯斯坦南部东干人传统的饭食,

而吉尔吉斯的‘拜西巴尔玛克’成为居住在伊塞克

湖、纳伦河及阿特巴什山等地区东干人的传统饭食,

哈萨克人的‘库里查台’成为哈萨克库尔达依地区东

干人的传统饭食。”[4 ]159可见生活在中亚的东干人已

经与当地各民族进行着广泛的交流, 他们的饮食地

方化、区域性趋向开始表现出来。

东干人的住行方式也发生着悄悄的变化。在甘

肃、宁夏、陕西一带, 回族住房一般是土木结构的平

房。这种住房用板筑夯打或土坯构筑墙体, 两边或一

边斜坡的屋顶、屋檐下有凉台, 坐北朝南, 一门二窗

(单扇门、窗户用木条做成小方格或不同的图案, 窗

体雕有不同的花纹装饰)。还有各式各样的窑洞也比

较普遍。房和窑洞内一般都有土炕。这种建筑在他

们初到中亚时保留着。随着时间的推移, 在新的环境

中东干人的住宅发生了变化。他们在保留传统设计

的同时, 学习新的建筑方法和运用新的材料。如在比

什凯克, 有一类型的屋顶,“几乎都是按当地俄罗斯

和乌克兰房屋形式建造的”[4 ]124。这种俄罗斯和乌克

兰式的房子用铁皮、木头、芦苇等材料做屋顶, 两边

渐渐倾斜, 窗户花纹为俄罗斯式, 传统的凉台不存

在, 土炕也减少而代之以床, 室内也增添了许多当地

特色家具。当然这种影响是慢慢地进行的。乡村的

变化常常晚于城镇。

但在婚嫁习俗方面, 东干人严守伊斯兰教规, 双

方都是穆斯林才能通婚。东干人一直有“女子不对

外”的习俗, 但对男子娶异族女子并不反对, 尤其是

娶宗教信仰一致的如维吾尔、哈萨克、吉尔吉斯、塔

塔尔等族女子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受传统观念的

影响, 男女双方离婚被认为是不光彩的事, 这和离婚

率极高的俄罗斯、哈萨克民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东

干人的婚礼至今仍保留着中国“六礼”的传统做法。

这些婚俗, 在我国已经不多了, 但东干人在中亚却完

整地保留了下来。

东干人是在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 (即反清起

义失败)远离故乡陕甘到中亚定居的, 故他们格外重

视本民族的习俗礼仪。东干人笃信伊斯兰教, 以严守

教规而闻名于世, 故他们的习俗礼仪等明显保留着

中国穆斯林的传统。加上东干人对故乡怀有特殊感

情, 竭力保存自己民族特点, 故他们的习俗又极富陕

甘地方特色。东干穆斯林至今仍信守伊斯兰教逊尼

派的教义、教法和回族早先的某些传统习俗与礼仪。

现在东干人没有教派、门宦之分, 只有祖籍陕西和甘

肃人之别, 这一点与国内的回族不同 (国内教派众

多)。东干人村庄都建有清真寺, 大多是近几年修建

的, 宗教生活正常。东干人数辈生活在中亚, 而中亚

各国经济并不发达, 农牧业经济依然相对落后。除了

进入城市的一些回族居民成了工人之外, 多数人以

务农为主, 经济文化生活中保留的旧习惯和旧传统

相对较多。面对着人口多的其他民族, 他们毕竟是相

对弱小的群体。他们信仰伊斯兰教, 这与中亚许多民

族一样, 惟其语言和习俗与当地其他民族还有某种

程度的差异, 这会极大地阻碍他们与当地其他民族

经济文化等的交流。而习俗的不同最能够体现自己

的民族特征。在他们周围居住着俄罗斯人、哈萨克

人、吉尔吉斯人、乌孜别克人等, 接受了当地语言和

文化教育, 故他们的习俗又受斯拉夫文化及中亚文

化的影响。因此, 在东干人习俗里把中国的传统文

化、伊斯兰文化、中亚文化及斯拉夫文化有机地统一

起来了。其中, 中国传统的东西更多一些, 陕甘地方

色彩更浓一些, 毕竟到达中亚的时间并不久远。回族

先民从唐初到达中国, 明朝中期才形成基本的民族

特色, 前后六七百年的历史过程中, 他们惟一特别坚

持的就是对伊斯兰教的信仰。因为在不断交往中, 惟

有这一点可以并且能够保持与汉族不同, 他们把对

伊斯兰教的信仰作为自己的特征, 但其它的习俗文

化与汉族基本一样, 以致于有人就说他们是信仰伊

斯兰教的汉族。

民俗风情本身就是一种最富地方色彩的社会现

象。中亚东干人尽量保持本民族的传统习俗, 表现出

巨大的民族内聚力与强烈的地域特点。但东干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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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这些风俗的同时, 各方面也有变化。他们已经融

入到当地社会生活中去, 分别成为这些国家的主人。

比如, 在苏联 1941- 1945 年的卫国战争中, 当时不

足三万的东干人就牺牲了近2 000 人, 占参军人数的

80% 左右[5 ]97。实际上当时战火并未波及居住中亚的

东干人, 但他们积极主动的出人出物, 全力以赴地为

祖国为人类的正义而战。在战争时期尚且如此, 那更

不用说在和平的年代对所在国的贡献了。例如吉尔

吉斯斯坦,“东干族在105 个国会席位中占有2 个, 表

明这个人口仅占总人口 1% 的民族在该国政治生活

中具有一定地位。”[6 ]这些现象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关

注, 若干年来前往中亚回民聚居地区作访问和研究

的学者络绎不绝, 报刊中也常见有关中亚东干人生

活和习俗的报道。

从以上论述的有关东干人、语言和衣食住行等

方面的变化, 我们不难看出, 他们和我国境内的西北

回族有着很密切的渊源关系。他们是国内回族在异

域众多民族包围中独立发展的一支, 在这分隔开来

的一百多年中, 由于基本没有受到中国社会在这段

时间变化发展的影响, 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异域

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民族的影响, 他们在语言

上呈双语甚至多语的发展趋势, 与此同时有逐渐弱

化本民族语言甚至丢失本民族语言的倾向, 这对东

干人的民族认同会产生极大的冲击。到今天为止, 中

亚的东干人从民族心理上认为自己是“回回”、“中原

人”, 认为他们和我国的回族是同根同源的民族。有

东干学者还曾发出这样的呼吁: 使用“东干”一词来

称呼他们是不礼貌的, 这样有可能产生歧义, 让不知

情的人们认为他们不是回族而是什么别的民族[7 ]。

我们知道“环境决定论”确实不完全科学, 但它

确有科学的和合理的部分。内因固然起决定作用, 但

是外部环境的影响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巨大而深远

的。东干人自从定居俄境以来, 其外部所处环境与原

先不同; 再者, 在其继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也并未受

我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所以, 他们一方面在固守本民

族特有民族传统的同时, 也不可避免地要为了生存

和发展去适应和接受俄罗斯和当地其他民族的文化

传统, 从而逐渐融入到当地社会的主流文化中去。这

样产生的结果是: 相对于本民族的主体来说, 这些人

随着隔离时间的推移, 因不想失去本民族的特征而

努力固守其旧有的传统, 从而比我国境内 (主要指陕

甘) 的回族更具有“古典”特色; 另一方面, 相对于当

地主体民族来说, 由于他们毕竟是少数且处于非主

体地位, 同时又处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之中, 为了生存

的需要, 他们必定要去学会和适应新环境和新事物。

这样, 就迁往中亚的这部分回族来说, 他们与同民族

的主体部分相比, 在发展的过程中无疑会产生了一

个分支。为了自身的继续生存和发展, 他们会逐渐融

入中亚国家的主流文化中去, 典型的表现是年轻一

代尤其在语言文字使用方面,“他们不识汉字, 靠着

口耳相授”,“东干语仅在家里用, 有时老人们说的有

些东干话他们听不懂, 必须用俄语翻译才能理

解”[3 ]70。可见, 愈来愈多的人用俄语或当地其它语言

交流而不是用东干语。很明显, 迁移初期所使用的中

国西北陕甘方言正在逐渐消失。

与此同时, 东干人与当地民族融洽相处时, 他们

固守的那些“古典”特色使其自身“特别”, 但此不同

却与中国陕甘回族有着一致之处。同时, 和现在的国

内陕甘回族相比, 这些居住在中亚的东干人又具有

那么多的“当地人的特征”, 即在语言组织形式、衣

着, 甚至吃住行上都有所表现。从以上的异同中, 我

们不难看出: 社会环境不是改变民族特征的根本原

因, 但却对民族的改变起着很大的作用, 现在的中亚

东干人就是典型的一例。

最后, 通过以上的分析, 笔者认为现在的中亚东

干人的民族特征形成会出现这样的发展趋向: 一是

语言逐渐当地化, 这是最有可能的, 就像回族语言的

形成一样, 这一点是直接由社会环境决定的; 二是生

活习俗会保留陕甘回族最主要的传统特色, 但必然

大量吸收当地的文化习俗, 既保留又吸纳, 这一点在

中亚也最能体现自己的特征即民族文化的个性, 此

乃强烈的民族内聚力和适应性使然; 三是宗教信仰

在中亚不能体现自己的独特, 因而不会被过多强调,

或许会发生同一, 这点不同于生活在中国的回族。这

三点趋向的发展只是时间问题, 但肯定比回族在中

国的形成快得多。按斯大林为民族下的定义:“民族

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

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

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我们看到

了在语言文字、生活习惯、风俗传统、宗教信仰、文化

教育、地理区域、自然环境等体现民族特征的各方面

中亚东干人的发展变化过程和趋向, 且这一发展过

程和诸多变化趋向是比较明显的, 已经初步具有新

的民族群体的条件。我们肯定东干人和回族是同源

的, 但“同源跨国民族是一定时期的特定现象, 其民

族过程, 受所在国文化影响而发展, 往往以原宗教信

仰改变、原语言文字忘却、原传统文化习俗与民族特

征消失为标志, 到不再具有原同源民族认同感时, 则

该跨国民族不复存在”[8 ], 即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可

以说这些回族 (东干人) 带着新的血液回到故土 (一

部分回族的先祖来自中亚) , 必然会寻找到先前的记

忆, 各方面的变化是无法避免的。因而, 东干人完全

可以在中亚形成有别于中国回族的新的民族群体。

但东干人 (回族) 对汉语中使用“东干”提出意见, 认

为“这一称谓缺乏一定的明确性, 针对独联体境内的

回族而言也有失礼貌, 也就是说在确 (下转第 1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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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清晰地告诉我们那个叫“美”的东西到底是怎么回

事。同时, 作者的“美之思”又不囿于美学的局限, 而涉

及到整个人文学科。因此, 这些“辨析”无疑拓展了美

学的思想空间。

这些成对的语词, 两两之间均可被概括为表层

——深层关系。一般说来, 表层的概念人们较为了

解, 而深层的概念则缺乏深究, 这往往导致对问题的

简单化处理。有时, 我们像理解“概念”一样去理解

“理念”, 无意之中就把“理念”做了平面化处理。而事

实上却是概念虽然是和理念一样具有观念性, 但概

念因指向物质性的存在物而不具有独立性, 理念因

指向生命活动里的精神性的东西而拥有超越物质形

态的独立性。所以, 这种表层——深层的“语词辨

析”模式让真正有意义的东西在“去弊”、“深究”中呈

现出来。

如果说《美学新概念》的思想亮点是对当下生活

状态的反思, 那么它的思想生成机制则是对目前学

术界存在的新名词、术语控制话语权的反驳! 因此,

从上述思想亮点和生成机制来看,《美学新概念》不

仅是美学思想的积淀, 还是对人文思想的清理, 为进

一步推动人文事业的发展扫清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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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这部分人的民族归属时, 该词概念模糊, 意义不

清。这与这部分人的民族意识相矛盾, 与客观事实相

违背”。“长此以往, 人们会误以为是另一个民

族。”[7 ]事实上对这些迁移中亚的东干人 (回族) 来

说, 一方面由于长期脱离回族主体, 缺乏交流和联

系, 形成了有别于主体的特征, 另一方面由于与回族

主体有着不可分割的民族感情, 因而, 我建议在对这

一新的民族群体的称呼上应从民族意识、民族感情

等客观事实出发, 采用能反映出其民族渊源的名称,

而避免使用“东干”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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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nf luences of Soc ia l Env ironm en t on Nationa l Tra its
——A n Examp le of the Donggan in Cen tra l A sia

L I Zhen2feng, L I Q uan2ling
(D ep artm en t of H istory , Colleg e of L ibera l A rts, X inj iang U n iversity , X inj iang , U rum qi, 830046)

Abstract: T he Donggan in Centra l A sia have been b lended in to the local socia l life over a cen tu ry’s evo lu tion. T hey exp ress

pow erfu l national in terio r un ity and strong social adap tab ility. U nder the influences of the local socia l environm ent, they have

changed of their national tra its in m any aspects although som e have been passed dow n. T h is paper, analyzing th is phe2
nom enon, concludes that the Donggan in Centra l A sia can be an independen t nationality differen t from the H ui nationality in

Ch ina.

Key W ords: socia l environm ent; Cen tra l A sia; the Donggan; national tra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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